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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40个国家或地区的跨国面板数据，实证分析生产性服务进口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促进作用。研究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进口对一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金融保险进口对发达国家中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促进作用较大；运输通讯进口有利于发展中国家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提高；商务服务进口对发展中国家中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升级的促进效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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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the Import of Producer Service on Export Technological Sophistication of Service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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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cross-country panel data of 40 countries or regions, this paper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promoting effect of import of producer service on export technological sophistication of service trad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mport of producer services has a greater effect on export technological sophistication of service trade in all countries; The import of financial and insurance services has a greater positive effect on export technological sophistication of high-tech and medium-tech service trade in developed countries; Import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services is conducive to promote export technological sophistication of high-tech service trad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mport of business services has significant promotion on export technological sophistication of medium-tech service trad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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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信息技术革命的深入发展，各国服务贸易获得了快速的发展，服务贸易技术结构不断升级，由过去劳动密集型服务出口为主的贸易结构逐渐向资本技术密集型服务出口为主的贸易结构转变；与此同时，越来越多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承担跨国生产分割中的某一环节。生产性服务作为全球价值链的中间投入，将特定产品分散的生产空间连接起来，成为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形式。

1   主要文献综述
关于生产性服务进口与服务贸易出口技术结构两者之间的关系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探讨，目前学术界关于两者关系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严重依赖于国外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的国家，其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将得不到提升，被长期锁定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低端生产环节，因为大量优质而廉价的生产性服务产品的进口使得国内研发活动无利可图，这导致东道国放弃国内产品研发，选择依赖国外先进技术，最终阻碍了东道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1]。另一种观点认为生产性服务进口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和干中学效应促使东道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提高[2]。生产性服务进口到底是导致东道国对进口生产性服务过于依赖而阻碍了本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进步，抑或因为进口生产性服务所产生的技术溢出促使东道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水平得以提升？这个问题亟待我们去探讨。但遗憾的是，由于目前对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测量指标包含进口中间产品的技术含量，缺乏针对出口产品国内技术含量的定量分析方法，因此，生产性服务进口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究竟具有何种影响并没有得到确切的答案。
国内外众多研究表明，进口贸易通过技术溢出对东道国技术水平的提升产生促进作用，但是早期研究更多地侧重于货物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如：Grossman等[3]认为，进口国通过从国外引进货物中间产品产生技术溢出，导致进口国生产率提高；Coe等[4]研究发现，从技术领先国进口货物中间产品有利于提高本国生产效率；李小平等[5]认为中国货物进口贸易存在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革命的深入发展导致世界服务贸易爆炸式增长，学者们开始关注服务进口贸易对技术进步的影响。Robinson等[6]以10个国家11个部门作为研究对象，研究结果显示，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产品进口可以获得先进的知识和技术，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OECD[7]认为服务进口贸易通过技术转移和扩散效应来促进服务部门生产率。Hoekman等[8]认为技术落后国通过进口服务产品来提高本国的技术水平。Konan等[9]运用CGE模型比较了制造和服务贸易自由化发展的福利效应，研究发现服务贸易发展将显著提高各部门劳动生产率。

近年来国内也有学者关注服务贸易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如：李雪梅等[10]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计量方法，对中国服务贸易与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显示，服务进出口与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余道先等[11]认为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进出口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知识技术密集程度生产性服务进口较多，但出口较少，这反映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进口对我国国内制造业、服务业技术水平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刘艳[12]运用协整方法与VEC模型对中国1985—2008年的服务贸易进口与技术进步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服务贸易进口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影响非常显著。唐保庆等[13]运用90个国家1998—2007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服务贸易进口对技术进步无显著影响，而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进口显著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提升以及技术进步。陈健[14]借助转移份额分解法来分析进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对我国服务业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服务贸易进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主要通过促进我国各服务子行业劳动生产力水平提升来促使服务业增长。杨玲[15]69-84指出，OECD国家的成功经验表明生产性服务贸易进口复杂度提升有助于区域技术效率上升。金俐等[16]研究发现，中国服务进口贸易与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服务进口增长1%，全要素生产率就增长0.12%，进而促使出口技术结构升级。
学者们运用多种指标来量化出口技术复杂度，分别有：产品技术复杂度指数TSI、技术附加值指标TV和复杂度指数SI、产品收入水平指标PRODY、显示性技术附加值RTV、出口技术含量指数TEC、技术含量指标TC、国内技术含量指数DTC[17],[18]1-25,[19],[20]67-82,[21]。其中，TSI、TV和SI以一国出口额占世界总出口额的比重作为权重，忽视了各国经济和出口规模不同的问题；PRODY、RTV、TEC和TC没有剔除进口中间产品投入对出口品的技术含量的影响，有可能导致高估一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国内技术含量指数DTC借助投入产出表，把进口中间产品对出口技术含量的贡献份额分离出来，从而得到真实的出口品技术含量。
本文主要有以下3个方面的研究特色：第一，对生产性服务进口与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的关系提出理论假设。第二，本文运用40个国家或地区2000—2014年的面板数据，深入细致分析分部门生产性服务进口对不同类型国家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影响程度。第三，运用国内技术含量指数——DTC指数，来测算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剔除进口中间产品的技术含量，得出一国服务贸易真实的出口技术含量。
2   理论分析
在综合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国际贸易和产业经济学理论，本文提出以下3个理论假设:
假说1：生产性服务进口对一国（或地区）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生产性服务进口主要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和要素重组效应两个途径来促进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首先，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的飞速发展，全球生产组织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产品内分工代替了产业间分工或产业内分工，生产的可分性大大增强，生产价值链被延长，从国外进口高端而廉价的生产性服务产品对东道国的服务企业产生示范作用，在竞争压力下，东道国服务企业努力学习和模仿国外先进技术，促使东道国服务企业生产效率提高，服务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也获得进一步提升。其次，从国外进口生产性服务可以使东道国集中优势资源来生产更有效率的服务产品，从而提高东道国服务产品的国内技术含量。伍华佳等[22]指出，服务贸易对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主要是通过物资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积累及技术进步等中介效应来实现的。
假说2：生产性服务进口对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促进作用大于对中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
生产性服务进口对不同技术密集度企业的生产效率的影响存在差异。Egger等[23]指出，进口产品显著地促进了奥地利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但是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不大。Francois 等[24]指出，生产性服务进口对技术密集型企业的生产效率产生正向影响，而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效率产生负向影响。蒙英华等[25]发现离岸生产性服务进口对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的生产效率的影响作用较大。新贸易增长理论强调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包括研发活动的增加、人力资本积累的增加。由于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水平较高，对高质量的生产要素——生产性服务的需求较多，能充分吸收进口生产性服务产生的技术外溢，从而有助于提高自身的出口技术水平；由于中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缺乏高素质人力资源，生产技术低下，导致中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对进口生产性服务的外溢技术的吸收能力较弱，从而不利于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升级。
假说3：生产性服务进口对发达国家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促进作用强于对发展中国家。
    高技术和丰富的人力资本积累被认为主要来源于高收入国家[26]222-237,[27]70-80。Bhagwati[28]指出，发达国家拥有较强的国内研发资本和丰富的人力资本，而发展中国家的知识技术储备较少、人力资本积累相对薄弱，这导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从生产性服务进口过程中获得知识技术的消化能力存在显著的差异。杨玲[15]69-84研究发现，瑞士、美国、英国、日本、德国等传统发达国家拥有较高的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印度、俄罗斯等金砖国家的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较低。周昕[29]也发现发达国家生产者服务贸易的技术结构明显优于发展中国家。马鹏等[30]也指出，美、英、法等发达国家具有较高的出口技术复杂度，而印度、中国和印尼等发展中国家出口技术复杂度较低。黄先海等[31]认为发达国家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主要依靠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推动，而发展中国家则主要依靠出口推动。由此可知，一个国家进口越多的生产性服务，对生产效率和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将越强，越有利于提升该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
3  计量模型、变量与数据说明

3.1 模型设定
    本文借鉴Hausmann等[18]1-25和Jarreau等[32]的研究，以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包括生产性服务进口、人力资本积累、国内研发活动、经济发展水平、贸易开放程度、物资资本，建立以下计量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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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间虚拟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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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国家（或地区）个体效应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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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随个体和时间而改变的扰动项；DTC代表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采用国内技术含量指数DTC表示；IMS代表生产性服务进口，采用生产性服务进口额表示，生产性服务进口额对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由于本期的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受到上一期生产性服务进口额变动的影响，因此将滞后1期的生产性服务进口额变动作为解释变量纳入方程；控制变量包括人力资本积累（RDH）、国内研发活动（RDK）的变动率、经济发展水平（PGDP）的变动率、制度质量（SYS），下标i代表国别、t代表年份。
3.2 变量说明
3.2.1出口技术复杂度（DTC）

    借鉴姚洋等[20]67-82测度出口技术复杂度方法，在Hausmann等[18]1-25的研究基础上构建出口技术复杂度DTC的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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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2）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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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k国j产品的出口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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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k国所有产品的出口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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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k国的人均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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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3）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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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产品j对i中间品的直接消耗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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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3）表示一个产品的技术含量包含中间品的技术含量和国内生产环节创造的技术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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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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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中间品i投入到产品j中的进口中间品的比例。式（4）表示产品j的国内技术含量包括中间品i中来源于国内的中间品的技术含量以及国内生产环节创造的技术含量。

     可得国内技术含量指数DTC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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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经济发展水平（PGDP）的增长率

    经济发展越快，技术创新活动越活跃，出口技术提升越快。技术进步通常被认为主要来源于高收入国家[26]222-237,[27]70-80，经济发达的国家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本和研发实力，而经济发展越快的国家要素流动越频繁，越容易催生技术创新活动，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越大。本文选取人均GDP增长率来代表经济增长率，预期符号为正。
3.2.3贸易开放度（OPEN）

    一国对外贸易开放度越高，外商直接投资和服务外包、进出口贸易活动就越频繁，越容易吸收国外先进技术，通过竞争和示范效应促使国内企业生产效率提高、出口技术进步加快。本文选取一国服务产品进出口额占GDP的比重来代表服务贸易开放度，预期符号为正。
3.2.4人力资本积累（RDH）和国内研发活动（RDK）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而充足的人力资本和研发投入是一国技术进步的核心要素。人力资本和研发投入越多的国家，其经济生产效率也较高，越有利于服务贸易出口技术进步。本文选取高等教育入学率代表人力资本积累，选取研究和发展经费占GDP比例代表国内研发活动，预期符号为正。
3.2.5制度质量（SYS）

    制度质量对一国服务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如果一个国家有良好的制度质量，意味着该国有更好的法律制度来维持服务企业的生产秩序和保护企业产权，有利于鼓励创新发明，从而提高服务企业生产效率，促使出口技术进步。良好的国家制度也有利于降低服务业生产中的不确定性以及交易成本，减少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提高企业的诚信度，使服务企业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进行产品开发，提升出口产品的技术水平。本文选取世界治理指标数据库（the 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WGI）的政府效率（GE）作为衡量制度条件的指标，预期符号为正。
3.3 数据说明
    中国服务产品的出口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易发展委员会（UNCTAD）的服务贸易数据库中2000—2014年的数据，中间产品进口数据来源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中2012—2014年中间产品进口数据来源于各国投入产出表。通过把联合国贸易发展委员会关于服务业的SITC（REV.2.0）分类标准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关于服务业的分类标准进行对比合并，得出7个服务行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分别是：建筑业、旅游业、运输通讯、金融保险业、商务服务业、政府服务业、个人文化娱乐服务。其中，建筑业包含建筑业、房地产业；旅游业包含住宿餐饮业、旅游业；金融保险业包含保险业、金融业；商务服务业包含计算机与信息服务、专有权使用费与特许费和其他商业服务、租赁与商务、批发零售业；政府服务业包含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个人文化娱乐服务包含其他社区社会及个人服务。根据服务业内部各行业出口技术含量TSI指数的大小，本文把金融保险业、商务服务业归类为高技术密集度服务业；把运输通讯、政府服务、个人文化娱乐服务归类为中技术密集度服务业；把旅游业、建筑业归类为低技术密集度服务业。TSI指数表示包含国内创造和国外创造的出口技术含量。

    生产性服务进口额、经济发展水平（PGDP）、贸易开放度（OPEN）、国内研发活动（RDK）、人力资本积累（RDH）、制度质量（SYS）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的世界经济发展指标统计数据库（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 database）。人均GDP、生产性服务进口额均以2000年为基期，并按购买力平减指数转化成不变价格。

    考察的国家（或地区）有40个，其中，发达国家有30个，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瑞典、奥地利、葡萄牙、比利时、卢森堡、保加利亚、塞浦路斯、捷克、丹麦、爱沙尼亚、芬兰、希腊、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马耳他、荷兰、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爱尔兰；发展中国家（地区）有10个，包括中国、巴西、印度、墨西哥、土耳其、印度尼西亚、俄罗斯、波兰、斯洛伐克、中国台湾。

4   实证结果分析
4.1 生产性服务进口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影响分析
对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需选择固定效应或随机效应模型。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拒绝随机效应模型，因此选用固定效应模型。回归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生产性服务进口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影响的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所有国家（地区）
	发达国家（地区）
	发展中国家（地区）

	C
	-0.223 4***
(0.077 4)
	-0.235 9***
(0.081 0)
	-0.346 5

(0.016 3)

	△IMS
	0.0080 4**
(0.000 4)
	0.0084 4**
(0.000 4)
	0.0039 0*
(0.001 9)

	LnRDH
	0.059 5*
(0.031 8)
	0.052 7*
(0.029 4)
	0.002 9*
(0.001 6)

	△LnRDK
	0.0038 9*
(0.002 2)
	0.0064 2*
(0.003 3)
	0.009 3*
(0.004 7)

	△LnPGDP
	0.151 7*
(0.085 1)
	0.249 7*
(0.139 1)
	0.316 3*
(0.164 2)

	SYS
	0.032 0*
(0.017 9)
	0.030 0*
(0.017 4)
	0.081 9*
(0.047 3)

	Prob>F
	0.022
	0.006 5
	0.056 7

	Hausman值
	0.021 7
	0.008 9
	0.040 2

	模型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样本量
	480
	360
	120


   注：1）括号内数字为回归系数的标准差；2）***、**、*分别表示回归系数通过1%、5%、10%显著性检验
表1的回归结果显示，无论在所有国家（地区）的样本数据中，还是在发达国家（地区）或者发展中国家（地区）样本数据中，生产性服务进口（IMS）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反映生产性服务进口对所有国家（地区）的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验证了本文的经验假说1。具体来说，生产性服务进口额每增长1%，所有国家（地区）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提高0.008 04%，发达国家（地区）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提高0.008 44%，发展中国家（地区）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提高0.003 90%，生产性服务进口对发达国家（地区）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大于对发展中国家（地区），这验证了本文的经验假说3。主要的原因是发达国家（地区）以高技术密集度服务业为主导产业，对生产要素的质量和技术含量有较高的要求，而生产性服务作为一种高级生产要素，正好满足发达国家（地区）服务贸易出口技术进步的内在要求，因此生产性服务进口对发达国家（地区）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具有积极的作用。相反，发展中国家（地区）以中低技术密集度服务业为核心的产业结构，决定了其对技术含量较高的生产性服务的需求较少，而对物资资本、劳动力的需求较大，因此，生产性服务进口对发展中国家（地区）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升级的推动力不强；另外，发展中国家（地区）人力资本积累不足，难以吸收进口生产性服务的外溢技术，这也导致生产性服务进口对发展中国家（地区）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提高的促进作用较弱。
人力资本积累（RDH）和国内研发活动（RDK）变动率在3组回归中的系数均为正数，且通过了10%显著性检验，这反映人力资本积累和国内研发活动支出增长对各国家（地区）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具有促进作用，即人力资本积累每增长1%，所有国家（地区）、发达国家（地区）、发展中国家（地区）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分别提高0.059 5%、      0.052 7%、0.002 9%；国内研发活动支出增长率每提升1%，所有国家（地区）、发达国家（地区）、发展中国家（地区）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分别提高0.003 89%、0.006 42%、0.009 3%。由此可见，人力资本积累对发达国家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促进作用大于对发展中国家，而国内研发活动增长对发展中国家（地区）服务贸易出口技术进步的推动力更强，主要原因是：发达国家（地区）拥有较成熟的市场运作机制和充裕的人力资本，资源配置效率较高，能充分发挥每个劳动力的作用，并把研发成果有效地转化成市场商品；而发展中国家（地区）市场化运作机制起步较晚，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尚未形成健全的人力激励机制，研发成果转化成市场商品的渠道不畅。这些因素导致了人力资本对发达国家（地区）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大于对发展中国家（地区）。与此同时，由于发展中国家（地区）承接了来自发达国家（地区）的服务外包，对技术创新产生较大的需求，因此国内研发活动支出的边际产出递增，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升级产生较大的正向影响。
经济发展水平（PGDP）的增长率在所有国家（地区）、发达国家（地区）、发展中国家（地区）样本中的回归系数为正数且显著，这表明经济快速发展有利于提升各个国家（地区）服务贸易出口技术水平。一般而言，经济发展越快的国家（地区）可以为服务贸易企业研发创新行为提供越丰厚的奖励，有利于推动该国（地区）服务贸易企业出口技术升级。制度质量（SYS）在3组回归中的系数显著为正，反映制度质量改善有利于促进一国（地区）服务贸易出口技术进步。服务生产的迂回程度较高，需要较多的中间品投入，并且专用性投资较多，契约安排较复杂，导致交易成本较高；而制度质量的改善有助于缓解中间品的专用性投资沉没成本以及不完全契约产生的纠纷，从而降低交易成本，促进该国（地区）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经济发展加快和制度质量提高对发展中国家（地区）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大于对发达国家（地区），这可能与发展中国家（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制度质量水平较低，一旦加快经济发展以及提升制度质量就会产生较高的边际效益，从而有助于提升该国（地区）服务贸易出口技术水平。
4.2 分部门生产性服务进口对不同类型国家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影响
   上述讨论证实了生产性服务进口对一国（地区）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提高具有正向影响，但由于分部门生产性服务进口对不同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进步所产生的效应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接下来本文就分部门生产性服务进口对不同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升级的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见表2所示。
表2  分部门生产性服务进口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地区）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影响的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发达国家（地区）
	发展中国家（地区）

	
	HTS
	MTS
	LTS
	HTS
	MTS
	LTS

	C
	0.021 3*
(0.011 2)
	-0.221 6***
(0.058 9)
	-0.213 3***
(0.061 4)
	-0.141 8***
(0.023 1)
	-0.291 4

（0.007 5）
	-0.224 8

（0.009 8）

	△IMSARC
	-0.013 3

(0.096 0)
	-0.085 4

(0.076 3)
	0.005 4*
(0.002 9)
	-0.091 8

（0.088 7）
	-0.000 8

(0.093 3)
	0.074 4**
（0.036 9）

	△IMSEST
	-0.021 2

(0.050 7)
	0.029 5

(0.040 3)
	0.021 3*
(0.042 1)
	-0.064 4

（0.289 3）
	-0.105 6

(0.307 1)
	0.417 6*
（0.228 5）

	△IMSTEL
	-0.009 9

(0.010 1)
	-0.003 4*
(0.008 0)
	-0.008 0

(0.008 4)
	0.026 2*
（0.013 8
	-0.032 9

(0.034 7)
	-0.020 2

（0.039 6）

	△IMSFIN
	0.037 7**
(0.016 1)
	0.015 3**
(0.007 2)
	-0.000 5

(0.013 3)
	0.022 3*
（0.011 9）
	0.072 4**
(0.035 2)
	-0.039 8

（0.086 6）

	△IMSBUS
	-0.002 0

(0.010 9)
	0.003 1*
(0.001 6)
	0.008 7*
(0.004 6)
	-0.003 8

（0.035 8）
	0.036 6**
（0.018 0）
	-0.034 9

（0.043 1）

	LnRDH
	0.060 8*
(0.033 6)
	0.014 3*
(0.007 6)
	-0.014 8

(0.035 8)
	0.004 0**
（0.002 0）
	-0.013 6

（0.015 2）
	-0.001 0

（0.017 1）

	△LnRDK
	0.011 8*
(0.007 0)
	0.005 0*
(0.002 8)
	0.010 4*
(0.005 9)
	0.010 2**
（0.005 0）
	0.006 8**
（0.003 3）
	0.012 0**
（0.005 2）

	△LnPGDP
	0.019 8*
(0.010 1)
	0.199 6*
(0.105 5)
	0.071 5*
(0.040 1)
	-0.192 5

（0.294 0）
	-0.052 7

（0.302 3）
	0.063 8*
（0.033 4）

	SYS
	0.034 0**
(0.017 0)
	0.029 4**
(0.013 5)
	0.019 6**
(0.090 9)
	-0.020 9

（0.019 4）
	0.004 9*
（0.002 6）
	-0.044 7

（0.023 4）

	Prob>F
	0.046 1
	0.000 0
	0.000 0
	0.046 6
	0.006 1
	0.000 0

	Hausman值
	0
	0
	0
	0.048 2
	0.007 6
	0

	模型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样本量
	360
	360
	360
	120
	120
	120


    注：IMSARC、IMSEST、IMSTEL、IMSFIN、IMSBUS分别表示建筑、运输通讯业、金融保险业、商务服务业进口
   表2的回归结果显示，在发达国家（地区）样本中，金融保险进口对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正向促进作用大于对中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具体来说，金融保险业在3组回归中的系数分别为：0.037 7、0.015 3、-0.000 5，由此可见，金融保险进口显著地提升了高技术和中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对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起着负向的影响，这符合本文的经验假说2。服务贸易技术水平越高，其生产越需要投入高级生产要素——生产性服务，因此生产性服务对中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进步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而对于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而言，进口生产性服务会增加生产成本、提高出口服务产品的价格，从而削弱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和利润水平，对其出口技术升级也产生消极的影响。建筑、房地产进口对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进口每增加1%，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分别提高0.005 4%、0.021 3%。运输通讯进口不利于中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这可能是因为运输通讯进口带来廉价的交通通信服务，促使其交通通讯企业过于追求运营成本降低而忽视技术创新，从而导致其交通通讯贸易出口技术停滞不前。商务服务进口显著地促进了中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进口每增加1%，促使中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分别提高0.003 1%、0.008 7%，主要的原因是发达国家（地区）的商务服务业发展水平较高，可以满足本国（地区）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的出口技术进步的需求；而进口商务服务可以有效地降低本国（地区）中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的生产成本，从而有利于中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的利润水平和出口效率提升。
    在发展中国家（地区）样本中，运输通讯进口对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提高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进口每增加1%，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的出口技术提高0.026 2%。发展中国家（地区）通过进口国外先进的运输通信等服务，较大程度地改善本国（地区）的交通通信基础设施和服务质量，从而提高本国（地区）运输通讯效率，加快信息和知识的交流速度，为其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升级提供良好的通讯环境。金融保险进口对中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进口每增加1%，中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分别提升0.072 4%、0.022 3%；但是金融保险进口不利于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升级，这可能是因为中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与金融保险业的产业关联度较大，而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与金融保险业的产业关联较小，进口金融保险服务会提高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的交易成本，从而降低其利润水平和出口效率。建筑、房地产进口对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的出口技术进步产生正向影响，这与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包含建筑和房地产贸易有关。商务服务进口对中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进口每增加1%，中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的出口技术提高0.036 6%，这可能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地区）的中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规模较大，对国外先进中间服务和技术的需求较多，而发展中国家（地区）的商务服务业与发达国家（地区）有较大的差距，因此进口商务服务可以满足发展中国家（地区）中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的出口技术进步的内在需求，有利于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
从国家类型的横向比较来看，金融保险进口对发达国家（地区）中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促进作用大于对发展中国家（地区）；建筑和房地产进口对发展中国家（地区）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进步的正向影响程度高于对发达国家（地区）；运输通讯进口对发展中国家（地区）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进步的正向促进作用大于对发达国家（地区）；商务服务进口对发展中国家（地区）中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升级的促进效应大于对发达国家（地区）。
5   结论及政策建议
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并大量进口先进的生产性服务可以提高要素质量和使用效率，为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提供了新的路径。然而，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对进口生产性服务的利用效率低下，生产性服务进口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十分有限，特别是在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方面。目前，我国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对国外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的利用较少，特别是对进口金融保险、商务服务的利用不足，这导致我国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升级缓慢。为了提高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水平，我们应该采取以下的措施：
（1）推进服务业开放和服务贸易便利化，降低服务贸易壁垒，增加生产性服务的进口，充分发挥生产性服务进口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升级的积极作用。服务业开放是全球贸易发展的新方向，也是推动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升级的重要途径。目前，生产性服务进口对发展中国家（地区）服务贸易出口技术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是小于生产性服务进口对发达国家（地区）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升级的正向作用，这表明发展中国家对进口生产性服务的利用效率不高。如今生产性服务业进口已经成为全球跨国贸易的主要方向，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预测，每年全球生产性服务进口的增长率将达到30%～40%，吸收进口生产性服务的技术溢出已经构成发展中国家（地区）推进其产业技术升级的重要内容，因此，我国应通过扩大服务业开放范围，降低贸易壁垒来吸收生产性服务包含的技术，以进一步推动服务贸易出口技术效率提升。
（2）加大对高技术溢出性和高关联性的中高技术生产性服务进口，减少低技术生产性服务进口，提高我国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对进口生产性服务的利用水平。从上述分析来看，金融保险、商务服务进口对发展中国家（地区）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促进效应较小，这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地区）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升级。中高技术生产性服务所包含的知识和技术远远超过低技术生产性服务，其技术溢出效应和产业关联程度也远远高于低技术生产性服务，因此，我国应改变传统的以低技术生产性服务进口为核心的服务贸易技术升级战略，转向构建以中高技术生产性服务进口为核心的服务贸易技术升级战略，从而促进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水平提高。
（3）注重培育高素质劳动力和国内研发能力，努力提高我国对进口生产性服务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从国外进口生产性服务，能不能吸收国外生产性服务的技术溢出并把它转化为国内生产技术、带动本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水平的提高，关键在于高素质的劳动力和国内研发能力，因此，我国应该注重高素质人才培养，提高优质劳动力的利用率，充分挖掘高素质人才的研发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自主创新能力和高技术人力资源，激发中国企业的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潜能；优化完善公共基础设施，健全医疗保健服务体系，吸引国内外高端人才回国发展；同时增加对国内研发活动的支持力度，鼓励企业自主创新行为，重点解决技术创新的融资瓶颈问题，建立公共技术平台，促进技术交流，努力提升我国对进口生产性服务的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进一步推动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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